北 厍 取 枪 记
俞双人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地下党吴江嘉兴工委在江、浙二省边区由工委书记金佩扬和委员沈如淙亲自筹建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敌后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吴江、嘉兴、桐乡三县的交界地：即是在盛泽、王江泾、新塍乌镇等地农村中打游击。白天宿营隐蔽，晚上活动于群众之中，向群众宣传教育，开展反征丁、反征粮、反苛捐杂税的“反三征”斗争。这支武工队参加的成员都是当地农村的地下党员，最初建立起来的队员十人只有八支枪。武器是我们的命根子，为不断壮大地下武装队伍，所以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弄到枪。当时我正由吴嘉工委派往吴兴县南浔、轧村等地领导联系地下党工作。一次去嘉兴向工委书记金佩扬同志请示汇报工作时，金向我交待一项去吴江北厍取枪的任务。并说明了原由：四七年夏天时，组织上就打算在青浦以西，向吴江太湖一线创建水上武工队。当时青东地区陆文杰（化名袁天光）领导的青东武装部队，奉命派人带枪去北厍潘留生处建立工作基点，后因条件尚不成熟，派去的人撤离了该地，有两支短枪留给潘留生保存。现在我们这里正需派用场，组织上决定你去把枪取过来。为慎重起见，你先把潘留生叫到嘉兴碰头，我当面作交待，然后你再去取枪。并说潘是高高的个子，长方面孔，农民模样，他住北厍沈家港珍如埂，一打听就可知道他家。接头的暗语是“金先生叫我来看你们的”。潘回答：“快来我家，没有好吃的。”金又加重语气对我说：“小俞！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虽然北厍这地方，我从未去过，潘留生也不认识，又要长途跋涉越过好多封锁线，但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完成组织上托付的任务，我欣然挑起了这个重担。
第二天一早从嘉兴乘快班航船直接去北厍，一路打听珍如埂，傍晚时分才找到潘留生的家，我一进门见潘在，一眼就认定是他，对上了暗语。留生象老朋友似的迎我进屋，热情接待，留我吃住。饭后我向他言明，佩扬在嘉兴，要你我二人明天去碰头。潘虽是个农民，处事细心，干脆利索，并无二话即去弄了条小船，半夜叫我起身，由他摇船一同到北厍。二人装作互不认识，各自乘早班轮船到了嘉兴，由我安排他住进北门利桥旅馆内，一起上馆子吃饭，下午带他到东门望月楼茶馆见到了金佩扬。原来潘是金所发展的党员，已有好多年未见面，碰见后很亲热，但却又不能多说话，金即交代存放他处的二支短枪由我去取，要潘交给我。并规定四天后派人去联络点接我。我向潘约定了取“货”日期，潘提议去时不要经北厍，从黎里雇船去。我们三人随即匆匆分手。
我经反复思量，去北厍取枪带往嘉兴，如出差错不仅是人头落地，而且对革命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一定要胆大心细，见机行事，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为了妥善地把枪取过来，再三琢磨去时要走水路，回时要走陆路，步行到嘉兴，这样可绕过轮埠、车站各种检查关卡。由于时间紧迫，我稍稍作了些准备，向嘉兴申达康处要了一只帆布旅行袋，（申达康是统战对象，资本家），并购置二包粟酥，二盒状元糕，扮装成走亲访友的样子。

第二次去北厍潘留生处，记得是农历五月廿五日，阳历正是七月一日。从嘉兴乘轮船直达黎里，一下轮船就碰到警察搜查，我不动声色，未露破绽。中午到达黎里，在面店吃碗面就去道南街小米行平静人处打听去沈家港路线。静人同志对我很关心，看我穿着破旧中式府绸衣裤，指出不够妥当，不象走亲访友的样子，手拎旅行袋，象个便衣队。他送给我一套新的亚麻布香港衫和白帆布西装短裤，我即换上。他又指点我去沈家港的方向，步行的话要摆渡，且离黎里十八里，不划算。还是雇只小网船，比较便当。当天即雇船去了沈家港，到珍如埂已经天黑。这次去潘家，真象老朋友重逢。我把带去的糕点送给老潘的老母亲，他们全家都很高兴接待我。老潘叫我早早休息，待夜深人静时才可去取枪，因为枪是藏在东南角荒坟堆中有记认的坟屋中，（当地的死人棺材是不入土而着地放的。外砌墙，上盖瓦就叫坟屋）。他准备了手电筒和二根竹杆，半夜叫醒了我，还给我一根竹杆说是乡下蛇虫百脚多，拿着防防身。我们二人就出了门，记得这晚是个阴暗天，漆黑黑伸手不见五指，他在前，我在后，又怕暴露目标，不能一直亮手电，他熟门熟路，我可难行，一脚高，一脚低地摸黑跟着他走了里把路才走进坟堆堆。在一个坟屋边，潘掀开盖上的几张瓦片，用手电照明，即见到露出了一个布包包，此时我自为大胆，冒失地就伸手拿布包，却摸着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在蠕动，我惊叫了一声：“在动啊！”速缩回手，也把老潘吓了一大跳，这一惊非同小可，把我们二人全惊住了。停歇，老潘才再用电筒照进去，照见的原是一条通红的赤炼蛇，盘绕在布包上。老潘到底有经验，不慌不忙，叫我用手电照着，他用竹杆挑拨，赶走了赤炼蛇，把布包拖出来。我们拿了布包再摸黑回家，定心地打开布包，里面用几层油纸包了二支木壳枪（一支2号、一支3号），都是拆散的并有五十发子弹，涂有防锈油，保藏得很好。我们把这二支枪，擦干净，装好枪，子弹上膛，保险保牢。老潘又拿出二件破衣裤，把枪分别包好。并在我的旅行袋内垫放了布包，把枪夹在中间，再放上旧衣裤。至此我们才坐定商量，怎样带回去？走哪条路？走水路乘船关卡太多是冒险的。走岸路直跑嘉兴，路不通。乘公共汽车极不稳当，唯一可走的是经黎里，过平望，上苏嘉公路步行到嘉兴，约计行程九十里，走得快一点当天可以到达。老潘亲切地说：“明早只能送你到摆渡口，路上全靠你百倍警惕了。”这夜，一场虚惊又加上任务在身，我睁眼等到天明。上路后与老潘又装作互不认识，两人一同到了渡口，我才独个儿摆渡过河，上大路直奔黎里。此时却天不作美，下起了一阵大雨。好在解放前的黎里镇大街都有廊棚，下雨天可不撑伞，不湿脚。我溜进一家饭店，躲雨吃饭。我在镇上买了一条毛巾、一只小塘瓷杯和四条云片糕以便途中备用。雨天晴，可又太阳当头，烈日炎炎，赶紧在镇梢再摆渡过河，上大路到平望却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眼见当天不可能到达嘉兴，心中不断地盘算：如在平望找地下同志顾其行、张振海处过夜，带着武器很不妥当。若回盛泽老家，也极不安全。平时组织上再三告戒“不要回家去”，今带武器更不可去！如黑夜走公路，碰到当地自卫队巡逻，不是自找麻烦！再若一人夜行拎个旅行袋碰到抢劫，更是危险。怎么办？！想来思去唯有到那“老地方”去宿夜。天黑才到“老地方”，这就是盛泽镇的西北角。园明寺桥北原苏嘉铁路的路基北面，面对桥北荡，背靠铁路基，虽该地荒凉，杂草丛生，却是行人走不到，船过不靠岸，安全可靠极隐蔽的地方。我曾经在此和盛泽的地下同志多次接头，研究工作，所以称为“老地方”。但就是没什么遮盖，去那里只能露宿。此时我心略镇静了，在河边揩身洗脚，换上了原来衫裤，拿出云片糕，用桥北荡的凉水过饮，既解渴又饱尝了“美美一顿”。随后在裤腰上又插上一支2号木壳，以防万一。捡了旅行袋，钻进了杂草堆，不顾蚊虫叮咬，只能打瞌睡等待天明。天刚微亮，即把枪收拾好，重新改换装束，走小路超脱了盛泽，再上公路。那时我身体疲乏不堪，腰腿酸痛，但哪敢停留片刻，大步径往王江泾、双桥直奔地下党吴嘉工委的联络点。就是嘉兴北门处一家油厂西南的独家村，村周树木葱葱，绿盖成荫，村中唯独麻子金官一家居住，金官家是绍兴人，有老父母和一个弟弟，靠种菜卖菜为生。金官早就入党，工作积极，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联络设点的任务，在草屋中掘了一个洞，洞中可蹲三四人，洞口放一块木板，上面再放只马桶，局外人无法看出蜘丝马迹。并在洞中挖了通道，通向屋外大树边。如遇情况，只要洞中一躲，就可溜走了。这是很安全、很隐蔽的地方，吴嘉工委领导对其极为保密，不经批准，不能随便去，一般人都不知这个秘密联络点。我到金官家已近午时。金佩扬已派钱福宝在那里等候了，我和钱在那吃了中饭，跟钱一起到九里湾（新塍、双桥交界处）一个草屋内，碰见了金佩扬，沈如淙及沈英杰，阿二、阿坤、时良等同志。大家都很兴奋，金和沈见我及时完成取枪任务点头赞许。我当时还是个十九岁的小青年，真是初出牛犊不怕虎，只身步行九十里，带枪越过封锁线，如期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如今已隔四十四年，这场亲身经历，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